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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中世纪到近现代社会模式变革期间，有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决定着社会发展的方向。1666年
的伦敦大火虽对社会发展起不到决定性作用，但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本就激化的社会矛盾迸发出来。本文试图在

灾后城区重建、金融革命两方面入手，阐明三者间的联系。切实突出英国上下是如何以 1666年的伦敦大火为契
机推动了社会变革这个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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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的英国正处于社会变革的转型期，在外与“海

上马车夫”荷兰争夺殖民地展开连年战争；国内的议会派

与王党军的斗争加剧了社会的动荡。此时的伦敦城虽为英

国的政治及文化中心，但基础设施建设远不能与社会发展

相配套。炼油厂排放的废气与工业煤烟的味道充斥着整个

城市；人们直接饮用水源自污浊不堪的泰晤士河；占社会

绝大多数的贫民挤在低矮潮湿的棚屋。本世纪伦敦曾发生

过数次火灾，对民众生活造成不少影响，不管在城区规划

方面还是火灾灾祸防患方面，市政当局虽都采取了相应的

措施，但由于重视程度不够收效牵强。伊丽莎白一世和查

理一世在位期间都颁布了一系列的文告管理城市建筑及

城市规划，但却没有取得明显有效的成果。1665年伦敦大

瘟疫影响范围甚众，近约六分之一的伦敦民众在瘟疫中丧

生，这场疫病不仅反映了当时医疗水平，更影射出伦敦的

环境状况及城区规划问题。即便如此，市政当局并无太大

动作，迫使伦敦城内的权贵迁往郊区甚至更远的地方。

1666年的大火承接瘟疫又给予伦敦城重创，使得市政当局

必须重视起来之前搁置的市区规划的提议。如此一来，本

为祸患的大火变成为重建伦敦的契机。

一、伦敦大火概述

1666年的伦敦大火从 9月 2号肆虐到 5号，持续了四

天，虽受难人不足 10人，却使 13200 余户住宅和 87 座教

堂化为灰烬，7万多居民无家可归。据佩皮斯日记记载，火

灾发源于普丁巷的皇室烘焙坊，烤箱未处置得当点燃了柴

薪造成此次事故。火灾发生后周围邻居也采取了相应措施

试图扑灭大火，由于当时英国建筑多为木制且建筑密度

大，在大风的作用下大火便一发不可收拾，吞噬了六分之

一的伦敦。

这场事故的主角托马斯·里法纳是伦敦城内的一名普

通的商人，不久前他与海军食品供应办公室签署了一份提

供甜品的合同，这也是他主要的收入来源，与此同时，店铺

也出售面包和馅饼给日常顾客。他的面包店位于普丁巷，

这个小巷从小伊斯法林一直延伸到泰晤士街的短街。他和

女儿及仆人一起住在商店的楼上。在 9 月 1日晚上关门

后，托马斯检查了他的烤箱，准备了第二天工作所需要的

柴薪、熄灭了烧剩的炭火后便上床睡觉了，大约午夜时分，

他的女儿汉娜又检查了一次烤箱。凌晨时分男仆下楼的时

候闻到了烟味，他急忙冲上楼通知其他人，然而火势太大

以至他们不能从正门逃生。遂决定从窗户爬出去，沿着排

水沟爬到邻居家的屋顶上。他们尽可能的大声呼叫乞求周

围人的帮助，最后汉娜被火烧伤、女仆在大火中丧生，仅有

托马斯和男仆完好无损。随后教堂的钟发出低沉的声音，

提醒公众注意紧急情况。

起初大家也并不在意这场意外，像往常一般疏散人

员、报告地方官员、围堵街道，救火员从泰晤士河取水，用

桶子传递灭火，邻近的教堂也安置一些机器以控制火势的

增长。可是，这一次事情出现了差错。当火势增强，情况紧

急到必须将周围的房屋拆掉以阻止火势蔓延时，市长托马

斯·布拉德沃斯（Thomas Bludworth）由于担心重建所需要

的花费，不理会大家对火势蔓延的担忧，说一个女人撒泡

尿就可以把这场火浇灭。住在东边八条街外的佩皮斯一早

也探察过火灾，同样认为情况并不严重，又回去睡觉了。然

黑 河 学 刊
Heihe Journal

2019 年 1月
总第 241 期 第 1 期

Jan. 2019
Serial No.241 No.1

93· ·

万方数据



而到了早晨，他从伦敦塔顶看到火势已经越过布丁巷，开

始进攻周围的街道时，才感到害怕。当 9月 2日黎明时分

到来时，大家才明白大火的严重程度。

这一天之中，火势越来越大。以布丁巷为中心，火焰分

两路，一股往北到鱼街山丘并向旧市区蔓延；一股往下窜

到泰晤士河畔。火沿着河岸慢慢前进，袭击伦敦大桥河口

的圣马格努斯教堂（St.Magnus the Martyr），在牧师还措

手不及的时候，就把教堂里的金银盘子都烧掉了。火势继

续沿着河岸往西前进，直到抵达泰晤士街，这是沿海城市

的中心地带，仓库里储藏着贸易商的财富。储藏在干燥木

结构里，所有海事国家的必备用品，如麻油、焦油、煤炭、稻

草、树脂、沥青，成堆成批都被饥渴的火焰吞噬了。第二天，

火继续它的路线往中心挺进，从鱼街山丘转而向北，沿恩

典堂街往利德霍尔市场。当城市变成火炉的时候，市民们

开始担心自身的安全：高官只想保存自己的性命；中产阶

级过度惊慌，不知所措；穷人则趁火打劫。此刻救火的念头

已完全被逃亡的心思所取代，天还没亮，街道和公路上挤

满人，有的奔跑，有的骑马，有的搭车，用尽一切方法把物

品带走。直至火灾结束，伦敦人在炼狱前游荡。他们因无助

而愤怒，不久就变得疯狂。民众聚集在城墙外的安全地区，

任由家园和财产被火吞没。

大火导致如此严重的后果与当时的建筑风格、灭火措

施及天气状况密不可分。当时的伦敦正由处于国家首都向

国家化大都市转变的过程中。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及城区规

划却没有与人口同步增长，占社会绝大多数的下层贫民被

迫挤在阴暗潮湿的棚屋。此次大火几乎将伦敦城夷为平

地，这便迫使市政官员谋划城市的未来，伦敦的重建工作

从此刻起着手进行。

二、火后城区重建

哀悼之情很快就被重建的精神取代，伦敦就要再次站

起来，而且会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耀眼。伦敦的城区建设在

伊丽莎白一世和查理一世在位期间便一直进行着。其所颁

布的文告都是在现有城区基础上略微改造，并未触及其根

本。为防止人口膨胀和瘟疫，伊丽莎白一世共颁布了两条

建筑文告。1580年 7月 7日，发布了第一条全面禁止伦敦

所有新建筑的文告。其体内容为：禁止在伦敦市和伦敦城

门三英里以内的新地基上建造房屋，以及禁止房主把房屋

隔成小间接纳房客，还要求强行拆除非法建筑。1602年 6

月 2日，发布了第二条建筑文告，要求官员采取有效措施

防止违规建筑，规定臣民在伦敦城和伦敦城区周围三英里

之内必须遵守九条命令：不准新建房屋、不准把房屋再分

割为单间、七年里内搭建的棚屋和未完工的建筑须全部拆

除等，违反者交星室法庭处置。查理一世在伦敦城市建设

方面，延续上一代统治者的方针。1652年 5月 2日，他颁布

了在位期间最全面、持续时间最长的建筑文告，禁止伦敦

城门二英里以内和威斯敏斯特城附近建造新房；制定了建

筑工程和原材料的标准，在墙的厚度、门的高度、地下室的

深度、窗户的尺寸比例、砖的制造以及砖的质量方面都作

出了严格的规定。1660年 7月 24日颁布了伦敦建设的第

二个文告：禁止伦敦城门三英里以内建造新房屋，如果新

建地基得到批准，必须用砖建房，并且王室规定了砖的价

格，目的是为了降低建造房屋的成本。这两个文告颁发的

背景与伊丽莎白在位期间的情况差不多，伦敦城市化步伐

加快，人口增多、住房短缺、瘟疫仍然是影响着伦敦发展的

三大顽症。他们均期冀通过严格的建造标准为个人绝对统

治增加合法性，忽视了城区改造的真正内核。

两位君主的小打小闹并未使伦敦城区在本质上有任

何改观。1666年的伦敦大火扭转了这一局面，重建后的城

市焕然一新。灾后市政府着手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评估损

失，为此，格雷欣学院设了简略的记录卷册，每户户主前来

登记原有房屋的所有权状。所有的重建工作，必须先彻底

检查其临近灾区，否则不准动工。在组织必要的土地管理

的时候，对城市建设的新想法也在逐步形成，出发点是希

望伦敦可以如伊芙琳所言，从火里再生为“更灿烂的凤

凰”。伊芙琳的巴洛式首都是以旧城区为中心来改造的，他

在研究旧城区地图的时候，了解到城市布局和交通网络需

要改变，城市平面图的设计要根据理性和几何，“要实施起

来没有任何疑问，可以在美感、宽敞和富丽堂皇这几方面，

远远超越世界其他城市”。为此，他严格对城市中的空间及

地势进行测绘，把上坡的高度、河岸及河流的形状一一在

地图中标记了出来。其目的是建城时将部分地区填补起

来，以减少“城市的深谷、坑洞和陡坡，使贸易、马车、客车

和路上的行人更为便利”。伊芙琳的设计重点体现在三个

方面：第一体现在街道规划上，他心目中的大道是像路易

十四当时在法国设计的那般。他认为街道不仅仅是城市内

外货物、人员和金钱的流动场所，也是炫耀和展示的地方。

因此，他规划的主要大道将不会少于“宽度 100英尺，最窄

的地方也不会少于 30英尺，他们的路口、高度按比列而

定。”；第二，在教区规划方面他打算用规划教区的界限、安

置地方教堂的方式来解决人口分配不平衡的问题。每座新

教堂及其他主要建筑均需采用现代建筑风格，用石块建造

并以雕塑和其他装饰物来点缀；第三强调泰晤士河的重要

性。因为贸易大城市欢迎世界各地来往的物资，港口将成

为新标。新皇家交易中心将是交通和生意来往最繁荣的地

方，他矗立在河岸的中央，而沿岸原有的老旧木结构仓库、

商店、乱七八糟的台阶和危险的机器，会被壮观的码头取

代，从而将国家的财富快速运输上岸。

1667年 2月议会通过了《重建法案》，这份法案规定了

大都会的形态，决定哪里的街道应该拓宽，以改善交通和

货物的流通，把市容市貌和城市结构变得整齐有规律，但

是重建的责任则归私人承担。至此一个现代化的伦敦城市

初具模型。

三、大火与金融革命

1666年的大火促使了伦敦城的重建，重建伦敦又反作

用于金融领域，建立了现代金融制度，一个完备的金融制

度不仅为英国商人进行商业贸易活动提供了安全和便利

的环境，而且还为英国经济的繁荣提供了充足动力。英国

此次“金融革命”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为英国保险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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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一为英格兰银行的成立。

欧洲人独特的海外探险精神促进了航海大发现，与此

同时孕育出其相关产业的发展，海事保险便为其中一个。

以海事保险为主导的英国保险业明显不够完善，火灾频发

使人们认识到需要建立相关的制度以保障财产免遭侵害。

从 17世纪上半叶到伦敦大火前，预防火灾、设立火灾保险

的建议不断被提及，又数次被搁置。1635年到 1638年间枢

密院上书希望在伦敦各行政区设立消防设备及巡夜人员

的建议虽被采纳，但由于内战的缘故不了了之。直至 1666

年的大火吞噬了大半个伦敦城后人们才将设立火灾保险

提上日程，民众们这种观念的加强在客观上也减少了商人

们设立此种保险的顾虑。1680年，通过对各方面细节的慎

重探讨，著名的投资商人尼古拉斯·巴本与几位合伙人在伦

敦交易所附近创立了“火灾保险公司”，即凤凰火灾保险公

司———这标志着继海事保险之后另一种全新的保险制度在

英国成立。此刻民众还沉浸在火后惊恐中，这一种全新的投

保形式一经成立，立刻吸引了 4000余人投保。在利益的驱

使下，其余商人纷纷进军保险业，新的险种不断出现，各类

保险细则逐渐出台，英国保险制度日趋完善。保险普及程度

的大幅提高，也进一步提升了英国人进行新的商业拓展的

信心，同时也为伦敦乃至英国经济的长足发展提供了保

障，并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现代银行业在英国的出现。

17世纪英国每年的财政收入约为 400万英镑，对外为

与荷兰争夺商品倾销市场连年开战，对内镇压议会军，英

国财政拮据根本就不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有利的资

金支持。大火使整个伦敦城几近毁灭，重建伦敦所需的巨

额资金无疑又成为王室身上的千斤重担。由于查理二世无

力偿还重建伦敦所需的贷款，使得王室信誉大幅缩水，民

间借贷更加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一种依赖国家信誉的全

新借贷机制应运而生，这便是现今英格兰银行的雏形。

1693年，以威廉·伯德森为首的一批伦敦商人向议会呈递

了建立英格兰银行的提案。经讨论，1694年英格兰银行成

立并开始为政府提供贷款。步入 18世纪，英国战争经费不

断增多，政府不断向英格兰银行贷款，使其地位不断增高，

为得到更多的贷款议会不得向其低头，给予英格兰银行更

多的优惠政策。1710年，英格兰银行成为国家彩票销售款

项唯一接受银行。1715年，英格兰银行又获得从国家财务

部发放国债的业务，进一步加强了与国家财政的联系。随

着时间的发展，英格兰银行最终由一家私人银行演变为国

家银行，日后更成为各国纷纷效仿的国家银行模式。英格

兰银行对英国历史进程产生了深刻影响。首先，与传统的

收税方式相比，以国家信誉为担保的借贷模式有助于更加

高效地筹集到重建伦敦所需的巨额资金，在一定意义上缓

和了社会矛盾，而且使英国有能力承受连年战争所带来的

军需开支。其次，英格兰银行的出现促进了现代金融信贷

业在英国发展。英格兰银行打破了高利贷对英国信贷业的

垄断，从而极大地促进了现代银行业在英国的发展。最后，

英格兰银行与各地银行交织在一起编绘为一张资金交汇

流通的网络，为 18世纪工业革命在英国的产生起到一定

的作用。

综上所述，伦敦大火对英国来说即是灾难，也是契机。

大火几近摧毁整个伦敦城，灾后重建不仅加重人们的负

担，也使岌岌可危的王室更加窘迫。但与此同时，这也是英

国社会经济的新转折点。一场大火使得纠缠数个世纪之久

的鼠疫就此消除，新建的城区富丽堂皇、街道宽敞、楼宇错

落有序，一个崭新的“现代化”伦敦成为西欧的翘楚。“金融

革命”使得英国保险业日趋完善，英格兰银行也应运而生。

新型融资形式的高效和保险制度带来的安全感使国家和个

人都有条件、有信心投入到新一轮的发展之中。在此基础

上，英国加强了与殖民地之间的贸易联系，这不仅为国内商

人带来了丰厚的利润，更为 18世纪工业革命提供了丰厚的

资金源泉，而且促进了海外一大批城市纷纷效仿伦敦城区

建设模式。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伦敦重建所产生的经济

影响不仅影响了近代英国自身的历史发展，甚至对世界历

史的格局和进程也产生了诸多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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